
一些平时出现在头脑中的想法 

 

之前排除一些我觉得我不应该关心的东西以节约自己的时间而以此为

傲的想法是不是从另一种角度来说是，在自我划定范围、强化自己

的 信息茧房 会让自己在某些方面的思考逻辑更加激进或者说 脱离实

际 的情况，或者说更加没有办法对某些事情具有更加全面的理解和判

断？ 

我对于不同类别的朋友之间关系的处理是不是有较大的问题？我总是

习惯于 以自我为中心 考虑问题（尽管可以说每个人都是自己所在世界

的主角，以自我为中心可能有有迹可循），以至于对于不同的朋友我

总会有非常明确的 行为范式 的预期，一旦某些朋友上做出一些对我有

影响且不太符合我预期行为的事情（往往不是好事情）时，我可能会

有超出平常人（一个假象的水平）的心理反感。 

在 相信自己 和 怀疑自己 之间应该用什么东西来衡量呢？我有时会认

为“当一个人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那么他/她就已经输了(指在想做的事

情方面)”，这种相信自己能力或者其他方面的自信一直是我能走到现在

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种相信总会遇到瓶颈，或者说过度的自信会导致

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或者甚至把缺点当优点。挺像现在国内盛行的民族

主义一样，走得太远迟早会反噬自身。 

我非常希望能搬出去的一个原因是：“你”能想象，当“你”想要写一些东

西的时候，一个不是“你”所写的东西的受众就突然站在“你”后面看着

“你”，问“你”正在干什么？我觉得这是我这三年慢慢意识到对我 思考能



力 、 文案写作能力 等难以提升的原因之一，我希望在解决这个问题

之后，能更好地提升自己。 

昨天和大导师许老师聊天中我提到了我作为家族里第一个一本大学生

的同时是第一个研究生的情况时暴露出的那种 凡尔赛 （这个词确实在

聊天之中出现，他说“你还凡尔赛起来了”）以及我在暑期不想回家以避

免被亲戚们请去吃饭、玩的态度是不是意味着我有这样的潜意识：有

了一种不同于他们看不起他们的心态（有待观察）、有了高人一等

的 自我暗示 （大概率是有）、那部老电影《决裂》中的大学生那样忘

了自己的根（有待观察）和较为深层的自负。为了避免坏的思想的影

响，实时的记录自己的思想和进行 自我批评 就必不可少。 

昨天对于少雄在群里表达的对唐山事件的不满并且希望有人和他一样

给相关单位发邮件以期望改变社会的想法的回应现在想来却有不妥，

尽管我的确认为邮件与之信访的影响更是千分之一，但是也不该简单

回复这是无用之举。对此类事件我也曾经这样以为这种小事能有很大

作用，但是我现在觉得至于当事人 愤怒的释放 的作用更大，我也曾经

愤怒，现在也愤怒，只是我现在更期望于：要么群众 觉醒 自下而上的

变革，要么成为有话语权有权力的人自上而下的 改革 。（后者虽然治

标，但私以为应对目前的情况是够了，相比于上个世纪） 

身边的人似乎都对政治没有太大兴趣，即便是党员，这是文化属性决

定的，我们从小就被教育成这样。“激进的学生最容易被‘利用’”，每次

学生运动实际上是反应了一些精英对当前社会的不满，而与之相对的

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抱有能过一天是一天，只要不欺负到自己头上那就



与自己无关的态度，再或者以一种完全相信党做什么都是为我们服务

的，只是目前有目前的困难不会从恶意的角度去思考。并且视那些比

较激进的人为难以承受当前的困苦而以此为调解心态，释放压力的方

式，会认为是 自身情绪 而非理性所致的行为，甚至对他们有可怜和同

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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